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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极端组织的演变、成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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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９·１１”事件以来，极端组织在也门的发展十分迅速，使也门逐渐成为极端

组织新的“策源地”。 从国内方面看，也门政局长期动荡、派系林立、部落势力坐大、社

会经济发展缓慢、部落暴力文化盛行等因素为极端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 从国

际方面看，也门周边长期动荡、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投入严重不足及反恐手段功利化，

使极端组织的发展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从极端组织自身来看，“基地”组织的策略改变

增强了其生存能力，它与“伊斯兰国”组织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一步刺激了也门极端组

织的发展。 也门极端组织的发展不仅挑战也门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使经济和社会形势

进一步恶化，政治对抗和教派冲突不断激化，而且导致也门反恐形势更趋复杂，严重影

响地区安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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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事件以来，极端组织在也门迅速发展，使也门逐渐成为极端组织新的

“策源地”，并形成了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为源头的两大极端组织谱

系。 在美国和沙特等国的支持下，也门政府虽持续打击极端组织，但收效甚微，各

种极端组织反而在也门乱局中不断发展壮大，给也门乃至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了深

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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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９６）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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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也门主要极端组织的演变

以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和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为界，也门极端组织的演变经历了三

个阶段。
（一） “９·１１”事件之前

也门极端组织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① 从总体上看，在“９·１１”
事件发生前，也门极端组织的实力相对弱小，影响有限。

１９９０ 年也门统一后，极端组织主要活跃于该国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分裂势力反

对国家统一，谋求通过暴力手段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政权”。 １９９３ 年秘密成立的“亚

丁—阿比扬伊斯兰军（Ａｄｅｎ⁃Ａｂｙ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ｒｍｙ）”②是南部地区一个重要的极端组

织，系“伊斯兰圣战运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Ｊｉｈａ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分支，据说是由本·拉登亲自

领导建立的，曾密谋推翻也门政府，发动过多起针对西方和美国的暴力袭击事件。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该组织参与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１２ 月 ２８ 日，该组

织绑架了 １６ 名西方游客，在政府的营救行动中，４ 名游客身亡，两名该组织成员被打

死。③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该组织警告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撤离也门。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该组织

参与袭击了美国“科尔”号军舰，其中一个头目阿布德·拉希姆·纳希里（Ａｂｄ ａｌ⁃Ｒａ⁃

ｈｉｍ ａｌ⁃Ｎａｓｈｉｒｉ）被美国抓获后关押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 在思想上，“亚丁—阿比

扬伊斯兰军”的成员信奉圣战萨拉菲主义，多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参与对抗苏联

的游击队成员，目标是在“圣战”的旗帜下，在也门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反对世俗主义

的“伊斯兰国家”，④其头目载恩·阿比丁·梅赫达尔（Ｚｅｉｎ ａｌ⁃Ａｂｉｄｅｅｎ ａｌ⁃Ｍｅｈｄａｒ，又

名 Ａｂｕ ｅｌ⁃Ｈａｓｓａｎ ｅｌ⁃Ｍｏｈａｄｅｒ）公开要求也门议会全体辞职，并实行伊斯兰教法。 后

来，该组织在也门政府的打击下被收编，并宣布放弃暴力和恐怖主义。⑤

也门“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南部地区另一个重要的极端组织，其主要成员多来自

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和沙特等国，都是参与过 １９７９ 年阿富汗战争的老兵。 １９９４

年，他们跟随塔里克·法德赫利（Ｔａｒｉｑ ａｌ⁃Ｆａｄｈｌｉ）返回也门，支持萨利赫同南部的社

会主义者进行斗争。 在 １９９４ 年夏季的内战中，萨利赫政府在战胜南方势力后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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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吸收他们加入军队的诺言，导致其和极端分子同流合污，并要求在南部地区建

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 １９９５ 年，该组织曾试图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

克；２０００ 年，它与“亚丁—阿比扬伊斯兰军”一起参与袭击了美国“科尔”号军舰，但

此后关于该极端组织的消息很少。

除上述极端组织外，也门的极端组织还包括“阿布·哈夫斯·马斯里旅（Ａｂｕ

Ｈａｆｓ ａｌ⁃Ｍａｓｒｉ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阿布·阿里·哈里西旅（Ａｂｕ Ａｌｉ ａｌ⁃Ｈａｒｉｔｈｉ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等，

其主要目标都是在也门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 在也门政府的打击

下，这些组织的活动逐渐减少，其中一些组织或销声匿迹，或被也门政府“收编”。

２０ 世纪末至“９·１１”事件发生前是“基地”组织在也门的渗透阶段。 萨利赫为

加强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对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实行庇护政策，①加之也门政府难以有

效控制偏远的部落地区，为“基地”组织提供了活动空间。② “基地”组织头目本·拉

登早就对也门情有独钟，并曾长期在也门活动。 １９９８ 年初，也门政府与美国商定建

立军事基地，引发了“亚丁—阿比扬伊斯兰军”等极端势力与也门政府的对抗，为“基

地”组织在也门“筑巢”提供了可乘之机。 “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在本·拉登的扶持下

得以创建，并着手策划针对美国军舰的袭击行动，其发展巅峰是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重创美

国“科尔”号军舰的袭击事件。③

（二） 从“９·１１”事件至中东剧变

“９·１１”事件后，“基地”组织在也门不断集聚力量、更新换代，在诸多极端组织

中脱颖而出，其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先后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形成两股恐怖

袭击的高潮。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 集聚力量阶段

也门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混乱的国内局势而受到“基地”组织的青睐，“基地”

组织通过在也门建立新的据点，号召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加入其在也门的分

支机构。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与也门政府加强了对“基地”组织的打击力度，该组织多名

头目被击毙或被捕，使其实力遭受重创。 例如，仅在 ２００３ 年就有 ９２ 名重要恐怖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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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门被捉拿归案。① 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基地化”趋势，即“基
地”组织与当地极端组织结合，并为其提供资金、进行人员培训、思想指导和精神支

持，以达到扩散恐怖主义的目的。② “基地”组织强调要在也门和索马里采用同样的

策略，即“融入当地，随时准备发动袭击”，宣称要将“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建设成为

“最具威胁的一个分支”。③ 此后，大量极端分子纷纷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沙
特和索马里等国涌入也门境内，其中尤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被打散的“基地”组织极

端分子居多。④ 这些极端分子实战经验丰富，极大地增强了“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

战斗力，使之发展成为也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极端组织。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 活跃阶段

２００６ 年以来，“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频频袭击也门的石油设施及西方目标，掀起

了“基地”组织活动的又一轮狂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在亚丁

湾主要石油出口港哈德拉毛省的达巴港（Ｄｈａｂｂａ）发动了针对两处西方石油设施的 ４
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纳赛尔·阿卜杜·卡里姆·瓦海什（Ｎａｓｉｒ Ａｂｄ ａｌ⁃
Ｋａｒｉｍ ａｌ⁃Ｗａｈａｙｓｈｉ）正式接管“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后，该组织继续向石油设施及西

方目标频繁发动袭击；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和 ４ 月，“基地”组织先后向美国驻也门大使馆、美
军驻地发射迫击炮弹；⑤同年 ９ 月 １７ 日，“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再次袭击了美国驻也

门大使馆，造成包括 ６ 名袭击者在内的 １６ 人死亡。⑥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 重组和高潮阶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基地”组织沙特分支和也门分支正式合并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

织（ＡＱＡＰ）”，主要在也门南部活动。 在也门建立“基地”组织的根据地，推翻与美国

结盟的沙特和也门政权，是当时“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核心目标。⑦ 该组织分支

头目瓦海什曾担任本·拉登的秘书，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策划恐怖袭击的经验，２００６
年在“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帮助下，他曾与“基地”组织其他 ２３ 名高级别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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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文：《中东恐怖主义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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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那的监狱集体越狱。①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瓦海什在网络视频中公开了其领导人身份，

并宣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首要攻击对象是在也门和沙特的西方利益代言者，

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半岛特别是在也门的机构。② 同年 ３ 月，该组织在哈

德拉毛省西部古城希巴姆（Ｓｈｉｂａｍ）附近袭击了韩国游客；同年圣诞节，一名尼日利

亚籍的“基地”组织极端分子欧麦尔·法鲁克·阿卜杜·穆图拉布（Ｕｍａｒ Ｆａｒｏｕｋ

Ａｂｄｕｌ Ｍｕｔｕｌｌａｂ）试图袭击从也门飞往美国底特律的航班；１２ 月底，“基地”组织在亚

丁公开洗劫军方装甲车并劫走 ５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基地”组织在也门驶往美国芝

加哥的商船上安放了爆炸装置。 上述事件表明，“基地”组织在该阶段的活动日趋

活跃。

“９·１１”事件后，除“基地”组织外，胡塞武装也成为影响也门安全局势的重要因

素之一。 ２００４ 年之前，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府虽有矛盾，但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同

盟关系。 ２００４ 年，因与萨利赫政府政见不同，侯赛因·胡塞发动了反政府武装叛乱。

学界对于胡塞武装是否属于极端组织存有争议。 一方面，胡塞武装确实是以宗教极

端主义的名义号召在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它主要采取与

政府军直接对抗、从事反政府活动等手段，并未采取爆炸、暗杀等恐怖袭击手段。 也

门政府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次打击，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未能对其形成致命打击。

在侯赛因·胡塞被也门政府军击毙后，其弟弟马利克·胡塞全盘接管了胡塞武装，

继续在北部地区从事反政府武装行动，但始终难以对也门政府构成致命威胁，也门

政府也无法完全消灭胡塞武装。
（三） 中东剧变之后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以来，也门极端组织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

国”组织的新发展以及二者的竞争。
（１） “基地”组织的新发展及其受挫

２０１１ 年以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借也门国内和地区动荡局势乘势崛起，掀
起了新一轮恐怖主义活动的浪潮，其具体表现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借也门局势动荡攻城掠地，大肆进行恐怖袭击活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阿拉

伯半岛基地组织”夺取了也门南部一些城镇，在占领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市后，宣

布以津吉巴尔为首都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同年 ５ 月，也门政府军与美军合作，加

大了打击“基地”组织的力度，于 ９ 月 １０ 日夺回津吉巴尔。 此后，也门政府军继续清

剿津吉巴尔地区和其他被占城市的“基地”组织极端势力，双方均有伤亡。 ２０１２ 年 ２

·７·

①
②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 Ｄｕｍｏｎｔ， Ｙｅｍｅ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Ｒｏｌｅ， ｐ． ６６．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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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哈迪宣誓就任也门总统之际，极端分子在哈德拉毛省省会穆卡拉市引爆汽车

炸弹，导致 ２８ 人死亡；３ 月，津吉巴尔市市郊两处军事基地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

致近 １０ 人死亡；①同年 ５～８ 月，“基地”组织连续制造 ３ 起爆炸事件，导致 １７０ 多人死

亡。 此外，恐怖分子还将也门政府安全人员作为暗杀的重点对象，仅 ２０１２ 年就有 ４０

多名安全部门官员遭该组织暗杀。②

其次，调整活动策略，通过变换身份扩大生存空间。 由于“基地”组织的活动日

益引起普通穆斯林民众的反感，为适应中东剧变以来的形势变化，“阿拉伯半岛基地

组织”企图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进行策略调整。 受中东地区圣战萨拉菲主义兴起的

影响，“阿拉伯半岛基地” 组织开始以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 （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

Ｙｅｍｅｎ）”组织的新面目在也门出现，这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为重塑形象而采用

的一种策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该组织头目艾布·祖拜尔·阿迪勒·阿巴布（Ａｂｕ Ｚｕｂａｉｒ

Ａｄｉｌ ａｌ⁃Ａｂａｂ）表示，使用“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的名称旨在明确该组织的行动领域和

目标，其主要动机是在也门南部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声

称能够提供电力、水利、安全、司法、教育和通讯等也门政府无法提供的保障，迅速获

得了一大批对政府失望的底层民众的支持。

最后，利用圣战萨拉菲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宣传。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一方面

利用地区动荡局势和热点问题加紧对也门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意识形态宣传

和渗透的力度。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之一。 尽管传

统萨拉菲派和政治萨拉菲派不主张使用暴力，但“基地”组织等各类圣战萨拉菲组织

打着“圣战萨拉菲主义”旗号，号召使用暴力手段推翻独裁政权，建立以伊斯兰教法

为主要法源的“伊斯兰政权” （如“伊斯兰酋长国”），不断通过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扩

大自身的影响力，并以此吸引和招募极端分子。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活动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发

布的《２０１２ 年恐怖主义国别报告》（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２）指出，２０１２ 年

春，也门政府发动军事攻势，恢复了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２０１１ 年占领的南部地

区的控制权，但这种控制依然很脆弱，其威胁并没有根除。 该组织转而采取非对称

作战策略，将政府、亲政府的部落武装、外国外交人员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哈迪出任总统后，也门政府和美国都加大了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

·８·

①
②
③

程星源：《也门新总统哈迪》，载《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３ 页。
张金平：《全国对话会议与也门政治过渡》，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９５－９６ 页。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ｐ．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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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打击力度，使该组织再次遭到重创。 同年 ２ 月，“基地”组织负责海外事务的头

目安瓦尔·奥拉基（Ａｎｗａｒ ａｌ⁃Ａｗｌａｋｉ）在也门南部被美国炸死；①５ 月，也门政府军大

规模清剿阿比扬省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势力，击毙了数百名武装分子，并控制

了津吉巴尔市；９ 月，“基地”组织二号头目、沙特人赛义德·希赫里（Ｓａｅｅｄ ａｌ⁃Ｓｈｉｈｒｉ）

及其 ６ 名保镖在哈德拉毛省瓦迪地区被也门政府军击毙。 ２０１５ 年以来，在支持也门

政府打击胡塞武装的同时，美国加大了空袭也门极端组织的力度。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美国出动了 １２０ 次无人战斗机，炸死了数百名武装分子，其中绝大部分是“基

地”组织成员。② 同年 ６ 月 １７ 日，美国在哈德拉毛省炸死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头目瓦海什。

（２） “伊斯兰国”组织在也门的扩张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交界处宣布“建国”，形成

了具有准国家性质的极端组织。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站稳脚跟后，“伊斯兰国”组织加

速了对中东各国的渗透，也门和土耳其尤其受到青睐③。 “伊斯兰国”组织选择将哈

德拉毛省西部作为在也门主要的据点，也是出于无奈。 哈迪政府在胡塞武装的进攻

下虽已流亡沙特，但仍然控制着南部亚丁及其周边地区；胡塞武装控制了包括首都

萨那在内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基地”组织控制着哈德拉毛省东部地区。 在此情形

下，各派力量相对薄弱的哈德拉毛省西部地区便成为“伊斯兰国”组织首选的据点。

自 ２０１５ 年起，“伊斯兰国”组织开始在也门招募新成员。④ 此后，该组织迅速扩

大了势力范围。⑤ 虽然没有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样在也门攻城略地，但“伊斯兰

国”组织在策划行动方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其领导层具备丰富的领导经验和组织

能力，因此该组织具有极强的扩张和渗透能力。⑥

进入也门后不久，“伊斯兰国”组织就多次发动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恐怖袭击。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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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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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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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ｃａｌ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Ｃｈｉｅｆ’ Ｄｅａｄ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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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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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ｕｍｅ ＸＩＩＩ， Ｉｓｓｕｅ ２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５，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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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ｇｏｒｙ Ｊｏｈｎｓｅｎ，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ｓ Ｙｅｍｅｎ Ｗａｒ Ｄｒａｇｓ ｏｎ，” ＣＴ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Ｎｏ． １，

Ｖｏｌ． ９， ２０１６，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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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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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伊斯兰国”组织派遣 ５ 名武装人员袭击胡塞武装，其中 ４ 名

武装人员在萨那的两座清真寺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１ 名武装人员在胡塞武装大本

营萨达省省会萨达市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事后胡塞武装宣布这两次袭击造成了至

少 １３７ 人死亡和 ３５０ 人受伤，这是该组织在也门实施的首次大规模恐怖袭击。 同年

５ 月 ２３ 日，“伊斯兰国”组织同时袭击了亚丁的政府军事基地和军队征兵处，导致 ４０

余人遇难；６ 月 ２０ 日，该组织在萨那旧城外的一座清真寺发动汽车爆炸袭击，造成 ２

人死亡；９ 月 ２ 日，该组织在萨那北部的另一座清真寺门口发动了两起爆炸，造成至

少 ３０ 人死亡和近百人受伤；１１ 月 ２０ 日，“伊斯兰国”组织又袭击了哈德拉毛省的两

个边境检查站。

进入 ２０１６ 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袭击的目标对准了也门政府。 ３ 月 ２５ 日，

“伊斯兰国”组织几乎同时在亚丁和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基地附近发动了三起汽车自

杀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２２ 人死亡；５ 月 １２ 日，该组织利用汽车炸弹突袭穆卡拉市的

一个军队检查站，造成 １０ 名士兵死亡；６ 月 ２８ 日，该组织又在穆卡拉发动自杀式袭

击，炸死 ４０ 多名政府军士兵。 这些袭击事件表明，“伊斯兰国”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

在规模和烈度上都远超“基地”组织，成为继“基地”组织之后在也门最具影响力的极

端组织。

二、 也门极端组织的发展成因

近年来，也门极端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既有国内政局长期动荡、经济发展

失败的因素，又有周边环境和反恐投入不足的因素，还有极端组织自身策略调整等

因素。

（一） 国内因素

第一，在政治方面，也门政局长期动荡造成部分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为极端组织

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首先，也门国内派系林立，政治危机频发，为极端组织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 也

门统一后，该国实行了无限制的多党制，４０ 多个政党先后建立。 这些政党代表不同

的政治势力，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导致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统一后首届议会成立到 ２００７ 年

年中，也门先后更换了九届政府。① 也门政府频繁更迭的背后是各派力量角逐权力

·０１·

① 林庆春、杨鲁萍：《列国志·也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１８－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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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危机，连萨利赫也称自己是一个“在蛇头上跳舞的人”①。 在此情况下，也门政

府根本无法有效铲除极端组织。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专家克里斯托

弗·布切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ｏｕｃｅｋ）曾指出，对于政治危机频发的也门来说，打击极端

组织和恐怖活动并不是也门政府的首要任务。② 中东剧变后，执政 ３０ 多年的萨利赫

下台，新上台的哈迪政府对全国局势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导致南部地区分离主义

力量和一度消亡的极端组织再度抬头。 胡塞武装和萨利赫家族、流亡国外的哈迪政

府、南部分离主义力量之间相互对抗，为极端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政治

空间。

其次，也门政府对部落地区的控制能力有限。 也门统一后建立了以萨利赫为首

的威权政府，但长期以来，部落在也门政治和社会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部落不

仅是也门的基本政治单位，更是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政府十分倚重的对象。 为

维护国家统一，出身北部哈希德部落的萨利赫十分注重同国内各部落之间的关系。

在议会组成、政府阁员、政治权力的分配上，萨利赫不得不把部落首领引入政府中，

使政府权力受制于部落首领。 由于缺乏对部落地区的有效控制，“基地”组织等极端

组织均选择部落地区作为逃避打击的藏身之地，并不断进行组织扩张和极端意识形

态的渗透。

２０１２ 年上台的哈迪政府对局势的掌控更为有限。 ２０１５ 年哈迪政府流亡沙特后，

忙于与萨利赫家族、胡塞武装等争夺政治权力和控制区域，导致东部地区出现权力

真空地带，“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则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并向西部地区扩

展力量。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沙特向胡塞武装进攻的同时，“基地”组织乘机重新占领了

曾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两度占领过的阿比扬省。③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败是也门极端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

也门统一后，政府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在保留自由竞

争的前提下制定了 ３ 个“五年计划”，力图使也门摆脱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处境，但效

果不佳，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 特别是在南部地区，由于

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匮乏，民众生活困苦，该地区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

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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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ｏｋｈｔａｒ Ａｌ⁃Ｚｕｒａｉｋｉ，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ｎａｋ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 ｐ． ４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ｏｕｃｅｋ， “ Ａ Ｆｒａｙｉｎｇ Ｙｅｍｅｎ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０９，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 ／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２９ ／ ｆｒａｙｉｎｇ⁃ｙｅｍｅｎ⁃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ｐｒｏｂｌｅｍ⁃
ｐｕｂ⁃２４４０７，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Ｄ． Ｊｏｈｎｓｅｎ，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ｓ Ｙｅｍｅｎ Ｗａｒ Ｄｒａｇｓ ｏｎ，”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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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剧变以来，政局动荡和混乱使也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形势进一

步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社会秩序濒临崩溃，但军火生意却十分兴旺。 正如法

国反恐专家安德鲁·李·巴特尔斯（Ａｎｄｒｅｗ Ｌｅｅ Ｂｕｔｔｅｒｓ）所言，“去过也门的人就会

知道，自动步枪、爆炸品甚至是火箭弹都可以在大街上公开售卖，人们毫不掩饰他们

与各种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关系”①。 对于也门的年轻人而言，加入极端组织已经

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这为极端组织在也门招兵买马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三，也门盛行的部落暴力文化为极端组织发展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
在也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尚武文化十分盛行，部落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

常发生暴力冲突。 为维持本部落的生存和利益，几乎每个部落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

量，“枪支在也门的泛滥就像儿童玩具一样”②。 因此，“枪支文化”与部落文化紧密

结合，成为也门部落文化的独特风景线。③ 也门全国有 ２００ 多个部落，“每个部落都

保有自己的领地，对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④。 长期以来，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地

区对“自己人”的保护意识极强，甚至不惜为极端分子提供庇护。 在也门，许多部落

对也门政府联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进行的反恐斗争怀有极强的抵触和排斥心理，
甚至还偷袭进入本部落势力范围内实施反恐行动的政府军部队。

（二） 国际因素

第一，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等也门周边国家长期动荡不安，为极端分子藏匿、周
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索马里“青年党（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关

系。⑤ “青年党”活跃于地处东非之角的索马里，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所在地也

门隔亚丁湾相望，“青年党”与索马里海盗的猖獗活动对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构成

了严峻威胁。 据美国司法部门消息称，７５％以上来自也门、巴基斯坦、伊朗等地的“基
地”组织活跃分子，最终都逃到了索马里。⑥ ２０１０ 年初，“青年党”头目之一阿布·曼

苏尔（Ａｂｕ Ｍａｎｓｕｒ）曾宣称，“青年党”将向也门派出更多武装分子，以加强“阿拉伯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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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ｅｅ Ｂｕｔ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Ａｌｌｙ，” Ｔｉｍｅ， Ｖｏｌ． １７５，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０， ｐ． ３４．
“Ｙｅｍｅｎ： Ｇｕ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ａｋｅｓ Ｉｔｓ Ｔｏｌｌ ｏｎ Ｂｏｙｓ，” Ｉｒ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９，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ｉｇｈｂｅａｍ．ｃｏｍ ／ ｄｏｃ ／ １Ｇ１⁃２３５９８０２２７．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Ｍａｒ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Ｈｅｉｎｚｅ， “ Ｏｎ ‘ Ｇｕ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４， ｐ． ７０．
林庆春、杨鲁萍：《列国志·也门》，第 １７ 页。
Ｉｏａｎｎｉｓ Ｍａｎｔｚｉｋｏｓ，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 ２５２．
Ａｌｅｘ Ｔｈｕｒｓｔｏｎ，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Ｙｅｍ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ｓｔ，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ａｌｅｘ⁃ｔｈｕｒｓｔｏｎ ／ ｙｅｍｅｎ⁃ｓｏｍａｌｉａ⁃ａｎｄ⁃ａｌ⁃ｑａｅｄ＿ｂ＿４０７９８０．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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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基地组织”的实力。①

此外，美国的反恐战争也导致更多极端分子流窜至也门及其周边地区。 美国在

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导致“基地”组织的极端分子四散溃逃至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

等地区，尤其是也门和索马里等动荡国家②，使也门不仅成为极端分子策划国际恐怖

活动的基地，③同时也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大本营。

第二，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在也门的投入严重不足，其功利化的反恐手段难以

奏效。

美国、也门和沙特组成的反恐力量十分有限，且在不断遭到削弱。 萨利赫政府

时期，也门主要依靠美国和沙特等国的支持进行反恐行动，取得了一些效果；哈迪政

府上台后，恰逢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东的战略投入大幅度降低，对也门

反恐的支持力度大不如前。 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以来，在哈迪政府面对胡塞武装和极端主

义势力等多重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却选择了撤走驻萨那的工作人员，足见美国已无

心深度介入也门事务，当然更无法在反恐问题上对哈迪政府提供大力支持。

在反恐手段上，奥巴马政府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改变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和

政权更迭等战争手段，转而选择更加灵活、机动的反恐手段，尤其是运用无人机打击

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等手段，以增强反恐的实战效果。 为此，美国在非洲、阿拉伯半

岛和也门秘密修建了无人机基地，重点打击索马里和也门的“基地”组织。 尽管“阿

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头目奥拉基等人相继在也门被击毙，但美国运用越境打击、无人

机轰炸等“秘密战争”违反国际法的手段进行反恐，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伤亡，遭到

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强烈反对，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民众的反美、仇

美情绪，并为极端主义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④

（三） 极端组织自身的因素

第一，“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策略改变，增强了其生存能力。
近年来尤其是中东剧变以来，“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活动策略等方面都进

行了一系列调整，增强了其生存能力。 在意识形态上，“基地”组织对中东剧变的

反应有四个特点：首先，强调穆斯林应将“阿拉伯革命”视为“实现更伟大社会正义

的漫长斗争的开始”，其最终目标是重建“乌玛”和“伊斯兰国家”；其次，“基地”组

织声称支持阿拉伯民众推翻独裁政权的斗争；再次，警告“阿拉伯革命”如偏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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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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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张家栋、毛春伟：《也门恐怖活动近况与美国的反恐对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３９ 页。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 Ｄｕｍｏｎｔ， “Ｙｅｍｅ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Ｒｏｌｅ，” ｐ． ６３．
张金平：《也门动荡转型中的恐怖活动与反恐策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６９ 页。
刘中民：《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述评》，载《国际观察》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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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设计的道路，将面临“误入歧途”的危险，尤其是批判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

变质；最后，“基地”组织重申致力于为阿拉伯民众提供摆脱其他势力诱惑和影响

的替代方案和未来蓝图，即通过“圣战”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① 实践证明，“基

地”组织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的调整，极端主义意识形

态的传播和渗透构成了其核心影响力的一部分。 而转型阿拉伯国家经济与民生

问题的持续恶化、宗教与世俗势力的对抗、教派矛盾的激化、利比亚战争和叙利

亚内战的灾难性影响，也为 “基地” 组织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有利的社会

环境。

“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调整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活动策略中得到了

具体的体现，其重要特征是采取“本土化”策略向哈德拉毛省渗透和发展，积极通

过与地方部落开展合作，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基地”组织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占据哈德拉毛省首府穆卡拉后，淡化了过去采用的暴力激进手段，转而采取相

对温和的手段，通过与当地部落或地方实力派联合来维系生存。 “基地”组织头目

甚至允许当地的穆斯林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同时不断告诫下属要善待民众，尽

量避免用伊斯兰教法惩罚他人等。 “基地”组织还帮助哈德拉毛省的一些部落组

建自己的“小自治政府”，并把维持地方治安作为活动重点，②进而赢得当地民众的

支持。

与此同时，“基地”组织极力对民众进行笼络，以便更好地融入也门社会。③ 在

“基地”组织占领的部落地区，甚至还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这恰恰是当地部

落领导人和政府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 在当地，“基地”组织通过兴建输水管道及

电力设施和开垦农田来收买人心。 也门各地区的部落首领为获取“基地”组织提供

的水利设施和粮食，甚至允许该组织在当地招兵买马。④ “基地”组织还在其控制地

区设立伊斯兰教法法庭，解决当地纠纷，因其办事效率高于政府部门，使不少当地民

众在遇到纠纷时选择求助于“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教法法庭，而不是官方的法庭。 极

端组织的笼络策略不仅能吸引更多当地民众的参与，而且增强了其生存能力和对局

部地区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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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争夺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进一步刺激了也门极端组织的发展。

有学者指出，伴随“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在意

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深刻分歧，导致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 这种

分裂对于重塑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未来战略、策略、优先选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

影响。 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分裂无法通过包容的方式实现和解，在可预见的将

来，世界各地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将围绕“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选边站

队，二者的斗争将日益导致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① 这一论断

也基本上符合“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在也门的矛盾。

为争夺对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为代

表的极端势力，纷纷通过发动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极端分子加

入。 在具体的竞争方式上，“基地”组织希望能够控制更多的领土，而“伊斯兰国”组

织则首先着眼于在也门招募更多的极端分子。② “伊斯兰国”组织还要求也门的“基

地”组织归顺和效忠于自己，虽然遭到了拒绝，但仍有大批“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投奔

“伊斯兰国”组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长期盘踞在也门南部地区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

织”下属的一个分支宣布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目前，“伊斯兰国”组织虽然还“没

有像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那样在也门建立稳固的落脚点”③，但其制造恐怖袭

击的能力已经远超过“基地”组织。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伴随“伊斯兰国”组织在叙

利亚、伊拉克遭到沉重打击，甚至有可能面临“亡国”的灭顶之灾，动荡和混乱的也门

很可能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外溢和扩散的重要对象。

三、 也门极端组织的影响

极端组织的发展对也门国内形势和周边安全均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第一，削弱也门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２０１２ 年上台的哈迪政府治国无方，国内局

势一片混乱，其政治合法性不断受到削弱，并面临胡塞武装和极端组织的双重挑战。

除胡塞武装形成割据政权外，“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也在其控制地区推行本土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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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确立自己“准政府”的法律地位，①并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笼络民心，无

疑进一步销蚀了哈迪政府本就十分脆弱的政治合法性。

第二，恶化也门的经济形势。 极端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活动严重影响了也门的

经济发展，不仅破坏了原本就十分薄弱的基础设施，造成大量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更

使也门经济雪上加霜。 ２０１０ 年也门经济增长率为 ７．７％，陷入动荡后的 ２０１１ 年经济

呈现负增长 １２．７％。② 据世界银行估计，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１０ 月间，也门四个主要城市

的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损失达 ４１ 亿至 ５０ 亿美元之间，占 ２０１３ 年的 ＧＤＰ 的 １３％。③

与此同时，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导致也门安全局势严重恶化，致使外资不断出逃，其

中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出逃的外资分别为 ５．１８ 亿、５．２９ 亿和 １．３３ 亿里亚尔，④进一步

加剧了也门经济的困难。

第三，加剧也门的动荡和分裂。 在西部地区，“基地”组织介入胡塞武装与哈迪

政府的冲突，使局势更加混乱。 当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西部塔伊兹地区激战之际，

“基地”组织也向该地区派遣了武装分子，与当地的部落武装联合对抗胡塞武装，并

以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笼络当地的部落和民众。⑤ 在亚丁地区，极端组织也同沙特

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作战，“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都向该地区派遣了大量武装

分子进行暗杀活动。 在也门东部地区，极端组织对其所占领区域的控制不断加强，

已形成联合作战之势。 ２０１４ 年以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在也门东部地

区尤其是在哈德拉毛省的影响不断扩大。 当前，胡塞武装成为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

军和哈迪政府打击的重点，联军和哈迪政府对极端组织的打击却十分有限，因此极

端组织在也门东部地区的影响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第四，加剧也门的教派冲突。 也门什叶派分支栽德派和逊尼派人口大致相当，

分别占总人口的 ５５％和 ４５％⑥。 但历史上也门的教派矛盾并不突出，当前什叶派胡

塞武装与逊尼派哈迪政府的矛盾主要是围绕争夺国家政权的矛盾而非教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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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逊尼派背景的“伊斯兰国”组织进入也门后极力挑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

在“伊斯兰国”组织看来，“基地”组织并没有尽全力去杀戮什叶派，对什叶派胡塞武

装的攻击远远不够。① 因此，“伊斯兰国”组织在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上都极力挑拨

和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冲突。 除频频袭击什叶派武装组织外，“伊斯兰国”组

织还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两次袭击萨那的两个什叶派清真寺，造成了 １３０ 多人死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伊斯兰国”组织再次袭击了萨那的一座清真寺，造成包括胡塞武装高

级头目穆塔萨·马哈斯瓦（Ｍｕｒｔａｔｈａ ａｌ⁃Ｍａｈａｔｈｗａｒ）在内的 １００ 多人死亡，这是也门

单次恐怖袭击造成的最大一次伤亡，②“伊斯兰国”组织甚至公开扬言袭击萨那清真

寺的目的就在于挑起反对什叶派的教派斗争。 未来，也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

派冲突可能会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挑唆而加剧。

第五，也门反恐形势更加严峻。 随着极端组织影响力的增强和控制区域的扩

大，也门反恐形势正面临“越反越恐”的困境。 中东剧变以来，也门东部地区和南部

地区成为权力真空地带，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在上述

地区十分猖獗，不断积蓄力量，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与当地部落之间的联系不断增

强，这不仅使极端组织的本土化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也给国际反恐力量进行有效

识别制造了麻烦，加大了在也门反恐的难度。

第六，威胁周边国家安全。 一方面，也门极端组织的兴起成为影响索马里局势

的重要潜在威胁。 也门处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索马里之间，发挥着极端组织与极端

分子大本营和中转站的重要作用。③ 也门局势与索马里局势具有典型的互动性。

“基地”组织遭受美国的打击后，该组织武装分子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转移到阿拉伯

半岛，转战于也门和索马里。 据也门政府的情报显示，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几名“基地”组织

的高级领导人和极端分子为躲避政府的打击，逃到了索马里。 然而，也门与索马里

之间的恐怖组织网络仍然不为人所知。④ 另一方面，也门极端组织的发展对亚丁湾

的海运安全构成重要威胁。 也门扼守的曼德海峡和濒临的亚丁湾是世界上最繁忙

的航线之一，与也门隔亚丁湾相望的索马里是极端分子长期的栖身之所。 极端组织

在也门实力的增强，使来往于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各国船只遭受海上恐怖袭击的可

能性大增，从而威胁国际航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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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长期以来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以来，也门已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大本

营。 中东剧变发生后，也门局势动荡造成的政治碎片化、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的冲

突、沙特的军事干涉等导致的也门乱局，为极端组织在也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

件，并使“伊斯兰国”组织崛起成为也门的又一重要极端组织。 相对而言，“基地”组

织在也门根深蒂固，有着深厚的基础，虽然在美国、沙特和也门政府的联合打击下损

失惨重，但仍然具有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能力；而“伊斯兰国”组织进入也门时间虽然

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连续发动了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袭击活动，成为目前也

门最重要的极端组织。

也门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域内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牺牲

品，导致也门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也门国内各种政治势力

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导致也门部分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为极端组织乘虚而入创造

了条件。 也门国内局势的混乱、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败是造成极端主义泛滥的主要

因素，极端组织自身策略的调整也是其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因素。 极端组织的发

展，不仅对哈迪政府的合法性构成重要挑战，而且进一步恶化了也门的经济和社会

形势，激化了政治对抗和教派冲突，导致也门反恐形势更趋复杂，并严重影响地区安

全局势。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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